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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相较于社会舆论，网络舆论因其传播的广泛参与性、交互性和即时性特征，环境更加复杂，主体也趋向

多元。本文从网民结构属性出发，探寻在创新扩散过程中网络民意向社会民意转向过程中，网络民意与

真实民意表达之间的差异问题，以寻求一条了解真实民意和引导网络民意的有效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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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pared with social public opinion, online public opinion, due to its widespread participation, 
interactivity, and immediacy in dissemination, has a more complex environment and a tendency 
towards diverse subjects. Starting from the structural attributes of netizens,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online public opinion and real public opinion expression in the process of 
innovation diffusion, and seeks an effective path to understand and guide online public opin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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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1 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对于中国社会影响最为深刻的，便是中国人社会生活的网络化。在不断发展

的新兴媒介技术引领下，中国人通过微博、微信等新兴媒介形态表达个体话语，参与社会共同事务的讨

论。徐贲在对公众意见研究后认为：网络舆论和传统舆论的最大区别在于，网络舆论有其不可控制的情

绪性的一面，一个网络议题往往“加速了公众意见和集体行动的形成”。[1] 

在具体的网络传播环境中，随着参与媒介传播主体的不断泛化，一个正不断受到关注的群体正逐渐

进入人们的视野：网民。他们在改变既有传播范式，并由此建构起一种全新媒介议程的同时，也在悄然

建构一种新的话语体系，反映出网络民意的特征，进而影响着真实民意的形成。 

2. 网民的结构分析 

在现实语境中，我们如何透过网络环境，寻求网络民意与真实民意之间存在的差异，由此制订出引

导网络民意的和谐网络生态环境呢？首先，我们从网民结构的分析入手，判断网民结构对于网络民意的

实际影响。 
2023 年 3 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在京发布第 51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报告》显示，截至 2022 年 12 月，我国网民规模达 10.67 亿，较 2021 年 12 月增长 3549 万，互联网普

及率达 75.6%，网民继续向低学历人群扩散。具体说来，我们从以下几个层次分析我国网民的基本结构

情况。 

2.1. 城乡结构的分化 

整体而言，城乡互联网使用上的差距仍然特别明显，城乡差距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截至 2022 年

12 月，我国城镇网民规模为 7.59 亿，占网民整体的 71.1%；其中，农村网民规模为 3.08 亿，较 2021 年

12 月增长 2371 万，占网民整体的 28.9%。城乡普及率差异较 2015 年的 34.2%扩大到 42.2%。在具体数

据分析中，农村网民在即时通信、网络娱乐等基础互联网应用方面与城镇地区差别较小；而在支付、旅

游和网购等方面差异达到 19%。这表明，农村的网络使用还局限在初级的娱乐和沟通方面，其功能性特

征开发尚需时日。 

2.2. 年龄结构的分化 

从年龄结构上看，中国网民中 30~39 岁的占比较高，2022 年达到了 19.6%，与之相比，2012 年中国

网民最活跃的群体年龄在 20~29 岁之间，这表明作为第一代网络原住民，这一年龄段网民持续保持着对

网络使用的热度。同时低学历层次与年龄层次的双重交叉作用，也表明了一些低学历层次的青年人在网

络舆论环境中发挥着一定的影响。2022 年中国网民年龄结构图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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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The age structure chart of Chinese Internet users in 2022 
图 1. 2022 年中国网民年龄结构图 

 
从人口统计学意义来看，网民的构成与现实社会的人口结构之间存在着较大差异，由此形成的网络

民意存在着怎样的特征呢？在对网民主体与实际人口自然属性对比中发现，网民年龄主要集中在 30~59
岁之间，在这个年龄段上人正处在一个思维活跃、积极融入社会并成为工作单位主力的关键时段，就总

量分析来看，10 岁以上各年龄段差别并不明显，分布在 14%~19%区间。整体而言，2022 年与 2012 年网

民年龄数据相比差别非常显著。2012 年 10~39 岁年龄段占比 79.7%，呈现高度活跃状态，这一年龄段网

民的粘着度非常高。十年来的发展表明，不同年龄段媒介素养水平正在不断得到弥合，以往青年一代所

享有的网络高使用权正日益消解。这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出现降低了网

络门槛，使得更多老年人开始广泛参与到网络传播活动中；二是全民使用网络的环境已经生成，不论是

短视频还是移动支付，正逐渐成为人们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2012 年网民年龄结构见图 2。 
 

 
Figure 2. The age structure chart of Chinese Internet users in 2012 
图 2. 2012 年中国网民年龄结构图 

3. 网民的属性特征与网络民意的生成 

从网民的结构上看，年轻和低学历等特征影响到网络民意的生成和走向，进而影响到真实民意的生

成。从网络民意的动态和极化等特征就能够看出端倪。 

3.1. 网络民意具有鲜明的动态特征 

由于网络环境具有的话语碎片化特征，因此网络议题往往呈现出高度的碎片化，但是不同于社会环

境，网络环境因其高度的非线性、即时性特征，可以迅速把碎片化议题聚合起来，形成动态的网络民意。 
在研究网络民意的动态发展时，学者罗杰斯的创新扩散理论[2] (Diffusion of Innovation)很好地概括了

网络民意生成的过程。创新扩散理论认为，创新事物的扩散，一般经由“引入期”“增长期”“成熟期”

和“衰退期”四个发展阶段，这四个阶段呈 S 型曲线展开。根据创新扩散理论，社会上只有极少数具有

探险精神的先驱者(Innovator)率先接受该新事物，但当这一群体逐渐增多而达到总人口的一定比值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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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总人口数的 10%~15%称为扩散临界点)，扩散过程就能够自续，从而穿越起飞点进入到新的发展阶段。

如图 3。 
 

 
Figure 3. Rogers’ model of the diffusion of innovation process illustration 
图 3. 罗杰斯创新扩散过程示意图 

 
在网络环境中，对于特定事件的传播，开始仅限于少数人垄断议题，随着早期采纳者和追随者的陆

续加入，网络议题开始附着于部分网民的议题中进一步推送。当网络关注与传播达到一个临界点时，网

络传播进入到一个可以自持的起飞点，由此形成的网络民意开始发酵，进而开始影响后续的事件追随者。

例如，微博中的信息传播会以“蒲公英式”传播方式，从一个微博账号向外传播开始，在经由多个相关

的微博账号转发后，形成二次扩散传播的态势。传播扩散过程中，信息像被吹开的蒲公英，散漫地飞向

不同的方向，最终信息会按照用户的需求，落到最合适的土地上。[3] 

3.2. 网络民意具有极化属性并影响到真实民意 

由于网络媒体的去组织化特征，网络民意具有极大的随机性，特别是网民结构中年青人具有冲动、

热情等性格特点，容易迅速推动网络事件的发生与发展，形成的网络民意具有一定的不可控性。 
詹姆斯·斯通(James Stone)在验证群体决策时发现：“如果一开始群体内成员的意见比较保守的话，

经过群体讨论后，决策就会变得更加保守；相反，如果个人意见趋向于冒险的话，那么讨论后的群体决

策就会更趋向于冒险，这种现象被称为‘群体极化现象’。”[4]通过暗示和感染使得群体的意志传递给

个人，使得个人服从群体的意志。网民的群体极化现象常常会形成带有偏见的民意，随着群体意志得到

不断加强与传染，极化现象会变得更加强烈，难以控制。如曾经产生广泛社会影响的“重庆公交车坠江

案”，因为网络媒体裂变式的传播速度，在主流媒体报道真相之前，便接连出现五次谣言，导致了微博

舆情的群体极化，由此给当事人和网络生态造成了极大的影响。[5] 

3.3. 网络民意的应激性生成 

我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促使网络民意的应激性反应。臣民型政治文化是我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这一背景下，民众大都以执行者的身份出现，无法参与决策的制定和参与。因此他们通过常

态的环境参与社会活动的影响有限，与此同时，传统媒体局限于组织传播的规定性约束条件未能充分呈

现一些议题设置过程，容易积累网民的一些负面情绪，当累积到一定程度，在一个相关甚至不相关的信

息的诱导下，产生因应激性趋向极化的网络民意反应。 
当然，网络民意的应激性反应也表明议题设置主体的缺位，网络议题的设置带有强烈的随机性特征，

甚至本来毫不相关的事件之间因为迁移作用而突然发生。具体说来，因为事件本身的冲击和信息不对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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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的网络民意更加普遍。不过，网络民意既受到网民文化背景的影响，同时也会通过自组织行为加以

校正和弥合。 
事实上，网络民意的生成也是一种“说服”过程，说服者通过立言、修辞和叙事上的努力[6]，改变

他者的认知、态度和行为，形成趋向一致的意见认同。因此，网络民意虽则有着其应激性反应的一面，

也不排除是一种文化作用过程，这与真实社会环境中的民意生成过程比较相似，也说明了网络民意实质

上就是真实社会民意的网络映射与反映。 

4. 网络民意与真实民意的差异 

从网络环境的社会性发生原理可以看出，网络民意的理论基础来源于真实民意的社会基础理论。可

以说，网络民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真实民意，但与真实民意相比往往更容易发生极化现象，影响到真

实民意的形成。那么真实民意与网络民意之间又存在着何种相关性和差异性呢？我们通过网络民意与真

实民意之间的比较来加以解析。见表 1。 
 

Table 1. Comparison between online public opinion and real public opinion [7] 
表 1. 网络民意与真实民意之间的比较[7] 

比较的事项 真实民意 网络民意 

事件组织者 以政府为主导 非政府组织与个人 

传播媒介 传统媒体为主 网络媒体为主 

议题范围 提前策划和宣传的重大仪式事件 主要为偶发的争议性事件 

议程设置 传统媒体、社群 主要为网民 

传受关系 单向传播，缺少互动 传受互动 

话语权情况 由精英掌权 草根赋权 

传播效果 维护现状，凝聚共识 挑战权力，鼓吹异见 

信息清晰度 高 低，常常与谣言相伴 

 
由上表可以看出，真实民意与网络民意有着诸多不同之处，比较的事项可以看出二者之间发生、发

展的整体过程：网络民意形成的是自下而上随机产生且系统边际开放的互动模式，真实民意一般都是自

上而下的扩散过程。在眼下的新媒体时代，“在政治动员能力上，是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无法比拟的。

从动员的广度、动员的速度、动员的强度、动员的深度等诸多方面看，都是过去任何一个媒介时代都无

法可比的”。[8] 

4.1. 叙事方式上的差异性 

互联网给中国带来的最大一个变化，就是使中国从一个鸦雀无声国家，变成了一个众声喧哗的场所。

在从鸦雀无声到众声喧哗的转变过程中，尽管众声喧哗会给人带来非常多的不适应，但是众声喧哗要远

远好于鸦雀无声。鸦雀无声会遏制社会进步；而众声喧哗至少给这种人性、这种进步提供了非常大的空

间。 
与真实民意不同，网络民意具有很强的可塑性，体现在叙事方式上的差异性方面，真实民意往往具

有内在文化性的静态化特征，具有组织性逻辑，其叙事的内在逻辑是清晰和可预见的。反观网络民意，

由于匿名性等特征，其叙事方式具有去组织化表现，其叙事内容具有碎片化形态。 
从网络民意与真实民意的叙事差异来看，众声喧哗的叙事或许意味着模糊不清，但这种叙事远胜过

https://doi.org/10.12677/jc.2023.112030


李佳桐 
 

 

DOI: 10.12677/jc.2023.112030 195 新闻传播科学 
 

沉默的螺旋似的躲避。因此两相比较，虽然网络民意叙事中不断出现杂音，但比起不轻易表露的真实民

意来，至少提供了一种了解民意的窗口和渠道。 
当然，网络民意与真实民意的叙事不同，主要还是因为叙事主体的不同。网络主体的年轻化决定了

他们喜欢使用一种新的叙事符号和叙事文化，最近几年不断兴起的网络热词与网红现象，正是这种叙事

方式的集中体现。相比于网络叙事，真实民意的叙事往往通过传统媒体等方式得以呈现，其叙事逻辑更

为组织化和规范化，受到社会意识形态、媒介叙事范式等多重影响。 

4.2. 情绪表达的差异性 

关于网络民意的情绪表达，焦德武在对网络舆情的情绪表达研究后认为：网络民意中的情绪表达主

要体现为“愤怒、戏谑、怨恨、悲情”等几个方面。[9] 

其中，愤怒在网络中比任何情绪传播得都更快。愤怒是一种情感上的认同，是对触动愤怒行为的一

种共同抵抗。除了愤怒，戏谑也是网络环境中一种最为常见的情绪表达，戏谑本身潜藏着网民对于政治、

经济、社会、道德等生态环境的态度。怨恨相比于愤怒要弱化很多，这里可以看到网络作为社会减压阀

的价值所在：网络民意的宣泄能够释放不断累积的社会不满情绪，使之处在安全阀的一定域值内。网络

民意中的悲情常常带有强烈的同情和体谅，涉及社会问题尤其是弱势群体问题。悲情甚至于因为同情湮

没法律的正义之声。 
相比于真实民意，网络民意的情绪无疑更为强烈，这与网民结构性构成有关。一是网民年龄结构看，

年轻人特别是学生们血气方刚，对一些事件很容易产生情感上的共鸣；二是从网民的学历结构上看，偏

低学历的网民往往缺乏理性分析和思考能力，容易为网络舆论所引导与操控。 

5. 网络民意向真实民意的转变 

虽然，并非所有的网络民意都代表真实的民意，但整体来看，网络民意仍然反映了部分真实民意。

特别是一些舆论经过网络民意建构与发酵后，能够迅速成为产生广泛影响的社会舆论。事实上，网络民

意的社会舆论转化过程，是一个社会多种要素共同作用的复合结果，本质上也是说服与认同的过程。如

图 4。 
 

 
Figure 4. Diagram of social opinion transformation of online public opinion 
图 4. 网络民意的社会舆论转化示意图 

 
图 4 中人口学变量作为对网民起重要影响的变量要素，其实是对网民结构的自然选择过程。这一过

https://doi.org/10.12677/jc.2023.112030


李佳桐 

 

 

DOI: 10.12677/jc.2023.112030 196 新闻传播科学 
 

程中，因为年龄、学历、城乡等各种因素引起的偏差将得以纠正。这一动态的调适过程中，政治思维以

及社会关系都会对媒介议程的设置产生重要影响和作用。经由政治认知、人际沟通以及自我建构形成的

广泛的媒体传播活动，使得本来处在网络环境媒介中的议题被扩散到社会环境中，成为引起更为广泛关

注的社会舆论。可以说，网络民意的社会舆论转化过程，实质上是一个多要素相互作用的社会活动过程。 
网络民意向真实民意转化的过程中，离不开公共政策的干预与影响。网络民意与公共政策在公共性、

权威性、合法性和民主性等价值向度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在具体的关系作用及寻求对话的过程中，网

络民意表达中存在的民粹主义问题往往容易推升社会舆论和社会风险。[10] 

从复杂系统理论的视角来看，网络民意的社会舆论转化过程，是一个系统开放的过程，网络系统的

开放，在引入各社会变量积极参与的同时，也使得信息、能量等负熵充分输入到网络系统，使得网络系

统在负熵作用下，得到更为有序的演进。社会舆论环境在网络负熵的持续输入下，也获得一个全新的体

系建构。[11] 

应该说，网民结构的分化影响到网络民意生成，使之与真实民意之间形成了一定的偏差，这种偏差

既可能带来网络群体的极化传播的风险，也可能促进真实民意的合理表达。随着网络生态环境的不断改

善以及网民结构的调整与优化，具有建设性的网络民意逐渐会成为主流，网络也将成为真正的民意表达

的最佳渠道和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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